深秋的佛山大学飘着细雨，周小满抱着课本匆匆穿过紫荆道时，书包带突然断裂。厚重的《古代汉语》砸进水洼，溅起的泥点染脏了白色帆布鞋。这是她第三次弄坏书包带。蹲在湿漉漉的银杏叶堆里捡书时，小满觉得自己的大学生活就像这些被雨水泡皱的书页——转专业到中文系三个月，永远赶不完的古代文论作业，寝室里永远在讨论口红色号的室友，还有老家母亲每周准时打来的"公务员备考提醒"电话。"同学，需要帮忙吗？"清朗的男声惊得小满手一抖，沾着银杏汁液的笔记本又滑了出去。抬头看见举着透明雨伞的男生，浅灰色卫衣被雨水洇深了袖口，镜片后的眼睛弯成月牙。
这是她第一次遇见林深。摄影社副社长蹲下身时，小满注意到他背包侧面插着的三棱镜，正随着动作在潮湿的空气中折射出细碎虹光。"你看那片爬山虎。"林深忽然指向文史楼外墙。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雨幕中的常春藤叶片上跳动着细密光斑，像撒了一把碎钻。小满这才发现，自己每天路过的砖红色墙面上，竟藏着流动的光之溪流。林深取下三棱镜对准阴云间隙："光是会转弯的。"话音刚落，一道微型彩虹突然跃上小满的课本，在《文心雕龙》的竖排繁体字间蜿蜒游动。
那天下午，小满逃掉了西方经济学选修课。跟着林深走遍校园时，她第一次知道图书馆落地窗在三点十五分会在地面投下菱形光阵，医学院实验楼的玻璃穹顶能让夕阳碎成金色蜂鸟，就连最普通的沥青路，雨后也会变成缀满星子的银河。"试试看？"林深把相机递过来。小满透过取景框看向行政楼前的旗杆，被雨水冲刷得锃亮的不锈钢表面，竟然倒映着整片流动的天空。当她按下快门时，一群白鸽正掠过积雨云，羽翼掀起的气流惊醒了栖息在旗杆顶端的阳光。
加入摄影社后，小满的动线开始偏离教室与宿舍的两点一线。她会在早八课前绕到仙溪湖畔，记录晨雾如何被初阳染成蜜色；午休时蹲守在教学楼旋转楼梯，捕捉正午光线切割空间的几何游戏；最常去的是生活区转角的老邮筒，生锈的投递口总在黄昏时分吞进最后一缕霞光。
冬至那天傍晚，小满和林深蹲在实验楼天台等双子座流星雨。寒风卷起林深的围巾穗子，小满低头检查相机参数时，忽然听见他说："你发现没有？佛大的光是有声音的。"她疑惑转头，看见林深举起保温杯，热气在零度空气中凝成白雾。"图书馆自习室的台灯是沙沙的翻书声，篮球场照明灯是砰砰的运球声，奶茶店的霓虹灯当然是珍珠撞杯壁的脆响。"小满笑出声的瞬间，夜空中划过第一颗流星。后来那张命名为《冰镇银河》的照片里，冻僵的相机三脚架旁，两团呵出的白气正在月光里缓缓舒展成翅膀的形状。
[bookmark: _GoBack]新年摄影展上，小满的"佛大十二时辰"系列被挂在展厅中央。路过电子屏时，她看见自己抓拍的画面：食堂阿姨擦窗时在玻璃上留下的彩虹围裙，清洁工扫起银杏叶时扬起的金色旋风，还有某个晚自习后，林深用激光笔在草坪上写给流浪猫的发光小鱼。

